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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我电话了吗你打我电话了吗？？
□□刘刘 涛涛

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xinzuopin@vip.126.com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新作品·小说

邻邻 居居
□□缪缪 朴朴

他上了公交车，才发现手机没带。好在公交

车才驶出两站路。他在第三站下了车，然后沿斑

马线过马路，他要乘相反方向的公交车回家，拿

了手机后再出来。

在车站等车时，他下意识地伸手到裤兜里

摸钥匙，结果只摸到一个烟盒和一个打火机。心

里一惊，又把全身所有的兜摸了个遍，还是没有

钥匙。他立马慌乱了，一层冷汗从头发根处渗

出，头皮发麻、发冷，人僵立在车站牌下。

他不是怕钥匙丢了，其实在摸完全身口袋

没摸着钥匙时他就想起，早晨到走廊的垃圾桶

丢垃圾，回来开开家门后，顺手把钥匙放在电脑

桌上。电脑桌上还放着他的手机，出门时就都忘

了带。他怕的是没有家门钥匙，手机没法取了，

这怎么办？出门没带手机，对他来说，就像没带

魂魄，走出家门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他是个

诗人，他觉得这样形容自己和手机的关系，既准

确又形象。他在一所职业高中当语文老师，业余

时间写诗。

他想到妻子。今天早上，妻子匆匆忙忙把女

儿送去上学，就往医院赶，岳母脑中风偏瘫，住

院一周了，今天轮妻子陪床。他询问车站边上一

个报摊的摊主：“有公用电话吗？”摊主摇摇头，

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似乎在想，这人穿得板

板正正的，怎么回事儿？都什么年代了，还满街

找公用电话！

“唉！唉！我这个猪脑子，该死！”他一边叹

气，一边咒骂自己，眉头皱得像核桃皮儿。

摊主问：“怎么了？”

他说：“我急用电话，可你这儿没有电话。”

“我有手机。”

“借我手机用用。”他眉头舒展开，脸上有了

笑意。

摊主说：“要钱。”

他问：“多少钱？”

“打一次3块。”

“行，我打。”他掏出钱夹，抽出一张5元钞

票递过去。摊主接了钱，也把手机递给他。

他拨通了妻子的电话：“……你能不能回家

一趟？”

妻子问：“回家？什么事？”

他说：“我出门办事，发现手机没带。”

“没带回家拿啊。”

“可钥匙也忘带了。”

妻子说：“你先办事，中午给妈喂了饭我就

回去。”

他说：“你这会儿就走吧，我也往家赶。”

“为什么这样急？”

“因为我手机忘家里了。”

“手机忘家里怎么了？”

“不带手机怎么行？有人打我电话怎么办？”

“我中午就回家，正好你也来家了，就一上

午的时间。”

“这怎么行？不行。”

妻子有些恼，“你这么大个人懂不懂事？我

妈住院就够我忙的了，你别添乱了好不好！”

他说：“要不我去医院找你拿钥匙？”

“你别来，我没空伺候你。”

他说：“行行，不麻烦你，我去学校找女儿，

她也有钥匙。”

“你敢！”妻子吼起来，“快期末考试了，你为

个破手机去打扰她，衣来征，你有病是不是？”

他挂了电话，懊恼万分，妻子一生气，就直

呼他大名，一呼他大名，就改说当地方言。他叫

衣来征，妻子说方言，发出的音像是“依赖症”。

摊主递过来两元钱，他一把夺过来，朝着摊

主嚷嚷：“打个电话几秒钟，就收3块钱，你心也

太黑了！”

摊主说：“咱事先讲好了的，你怎么翻脸不

认账？”

他狠狠瞪摊主一眼，转身走了。他又沿着斑

马线过了马路，还是要乘公交车去办事。

出门忘带手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

出门察觉到没带手机，他都惊慌失措。有好几

次，已经到了单位门口，一掏口袋没带手机，他

毫不犹豫，马上打车回家拿手机，再打车回学

校，来回30元钱。还有一次是去省城开会，乘高

铁，他持票已经进了检票口，发现没带手机，又

出来到窗口退票。因为已经检票，人家不给退。

他又重新买下一趟高铁的票，回家拿了手机，一

颗悬着的心才安顿下来，尽管白白浪费了140

元钱。他觉得，手机是他与世界相连的惟一桥

梁，没有手机，就等于没了桥，他与世界之间，就

相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要办的事不复杂，医保卡折断了，他去城

市东部社会保险服务大厅换卡。他家住城市北

部，途中要倒两趟公交车。好在出门早，上午9

点多一点他就到了。拿到纸号，等了不到10分

钟，窗口就叫着他了，换了新卡，走出服务大厅，

他感到六神无主，无比恐慌。这会儿他身在离家

5公里的城市东部，而他那部苹果手机孤独地躺

在家中的电脑桌上，人机分离，好比灵肉分离，

他觉得他与这个世界被阻断了，没带手机，世界

变得遥远而陌生并且毫无意义。他想象着，那部

手机在电脑桌上响了一遍又一遍，却没人接听。

这情景他越想越可怕，就像是从高空跳伞，手机

响一遍没人接听，等于伞绳断了一根，再响一遍

没人接听，伞绳又断了一根，到最后，伞绳势必

全断，他从高空坠落。

他努力猜测今天上午谁最有可能打他电

话，如果没人接听，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綦校长会不会打电话？半个月前，教研室主

任退休了，学校在全体老师中公开招聘，竞争上

岗。招聘书中写了，教研室主任是校党委成员、

副处级岗位，要求竞争者年龄不超50岁，品学

兼优。他今年刚43岁，大学毕业后就进学校当

了20年老师。20年来，他兢兢业业，老老实实，

却没有一双慧眼发现他，他只好原地踏步，至今

还是普普通通的老师。为此，妻子没少揶揄他，

说他扯不长长，捏不团团，工作没亮点，难道就

这么窝窝囊囊一辈子？他有时反驳妻子：“我们

是职业学校，不存在升学率的问题，没法考核一

个老师教学怎么样，你让我怎么有亮点？”

“想办法调走啊，调到普通高中去。”

“我没有办法调走，你有吗？你要有办法，就

帮帮我。”

妻子一撇嘴：“我要有办法还给你当老婆？”

他一听这话火了：“你可以不当我老婆，我

就一窝囊废行了吧？现在离开我也来得及！”

妻子不作声了，埋头干家务。他知道妻子是

刀子嘴豆腐心，说起话来嘴上总缺个把门的，多

少年了，他也习惯了，吼两声，也就不与她计较

了。要说亮点，他也不是没有追求。就是因为在

职业高中当老师很难冒尖，他才练习写诗，写了

十几年，终于混出诗名，在全国一些文学刊物发

表了不少诗作，还主动在学校联合校团委搞诗

歌朗诵会，每次朗诵会，总会有媒体来采访，多

多少少也为学校扬了名。这次竞聘教研室主任，

他觉得是个机会。当即写了竞聘书，递上去。他

的竞聘书点名道姓，是直接写给綦校长的。在竞

聘书中，他一一列出自己教学20年来的功劳和

苦劳。交给校办主任时，主任看了两行就皱起眉

头，说：“直接点名写给校长，不合适吧？”

他说：“我就这样写了，请你转交上去，合不

合适看綦校长的态度。”言外之意，你个校办主

任只管接受就是了，凭什么说三道四。

昨天上午下了课，在走廊上碰见綦校长了。

綦校长满脸是笑，朝他边点头致意边说：“衣老

师下课了？辛苦辛苦。”从来没见过校长对他这

么客气，他竟有些慌乱，不知接什么话好了。最

后他含含混混地说：“綦校长辛苦，綦校长辛

苦。”边说边拐向楼梯口，快速下了楼。事后，他

琢磨了半天，綦校长为什么说他辛苦，是指他平

时的教学，还是指他在竞聘书中一一列举出的

那些功劳？要是指他的功劳，那说明竞聘书綦校

长是看了。綦校长看了竞聘书，又表现出对他的

热情，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嘛。万一綦校长今

天上午要找他谈谈，打他的手机，一遍又一遍，

却无人接听，綦校长会怎么想？这可是他职业生

涯中不可多得的机会呀。想到此，他恨不能抽自

己几个耳光。

胡小声会不会打他手机呢？胡小声就叫胡

小声，是他的高中同学。胡小声说话真是小声

小气，从来不会高声大嗓。高中时，他和胡小声

关系不错。上大学后，他和高中同学断了联

系。毕业当了老师，又联系上高中同学，每年聚

会两三次。胡小声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进

了工厂，早就下岗了。一年前，在一次同学聚会

上，胡小声端着酒杯敬他一杯酒后，俯在他耳边

说，能不能借一万块钱用用，老婆有病住院了，

手头紧张。他不好意思拒绝，也没有理由拒

绝。那么多同学在场，胡小声为什么不向别人

开口，偏偏向他开口，这说明胡小声还是拿他当

好朋友对待。他当即把胡小声叫到包间外，说

一万块钱他拿不出，因为在家不掌财权，但

5000块还可以拿出来，这是他多年积攒的私房

钱。还当即要了胡小声的银行卡号，第二天就

把钱打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高中同学又聚会了两三次，胡

小声每次都来，可见了他根本不提还钱的事，仿

佛从来没有这回事儿。他挺生气，但也不好当面

提。这可是5000块钱哪，是他明扣暗藏五六年，

好不容易攒下的私房钱，妻子根本不知道。他知

道胡小声生活困难，也不是就急着用这5000块

钱，但觉得胡小声怎么也应该有个态度。几天

前，他打电话给胡小声，问他老婆的病怎么样

了。胡小声说病好了，早出院了。又说这两三天

就还钱。今天上午，胡小声打他的手机，要是没

人接听，他会不会借此又不还钱了呢？

萧英呢？萧英会不会今天上午给他打电话？

萧英是另一所职业高中的语文老师，他是去年

夏天在一次职业高中教学交流会上认识的她，

那次会，是在近郊的一个风景区召开的，深山里

的一栋宾馆上下四层都被市教育局包了。他在

交流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主要谈的就是在学校

里开展诗歌活动培育学生高雅的情趣。会后，萧

英主动找到他，说她读过他的诗歌，很喜欢，还

说教语文的老师很多，但教语文的诗人老师却

凤毛麟角。说罢，还背诵了他一首诗的片段。他

很吃惊，他的这首诗，两年前发表在《教育时报》

上，他自己都背不过，人家萧老师却能一字不差

地背诵一个片段，说明萧英真是喜欢他的诗。再

仔细端祥萧英，发现她长相俊俏。细长的眼睛，

有些像香港演员林忆莲。小巧的鼻子和嘴，苹果

一样的圆脸儿，一笑，格外阳光。

那天晚饭后，萧英约他出去走走，两人出了

宾馆，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中走去。正值盛夏，山

里却一点不热。清风徐徐，草香四溢，小虫的鸣

叫此起彼伏。月光清澈如水，山峰朦朦胧胧。萧

英一袭长裙，在夜色里显得婀娜多姿。他突然就

有了冲动。他情不自禁牵了萧英的手。萧英也不

拒绝，歪头看他，笑着说：“衣老师想干吗？”他大

窘，连忙撒手，连声说对不起。

萧英问：“衣老师孩子多大了？”

他说：“9岁，上小学三年级。”

“夫人是干吗的？”

“在一家企业当会计。”

“哦，挺幸福的一个家庭。”

萧英说这话，他听了感觉沮丧。他刚才牵了

萧英的手，是情不自禁，也并没有多想下一步怎

么办，萧英完全用不着以恭维他的家庭的方式

暗示他。“萧老师孩子多大了？”他问。

“我没有孩子。”

“哦？”他有点惊讶，觉得萧英和他年龄相

仿，怎么会没有孩子？

“我单身。”萧英又说。

他不作声了。他不知道萧英是从没结过婚，

还是离过一次婚至今未嫁？他想转移话题，这样

美好的夜晚，打探任何个人隐私都令人扫兴。谈

谈诗吧。“你读过叶芝的诗吗？”他问。

萧英淡淡一笑，开始背诵：“当你老了，头发

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取下这部诗

歌，慢慢读……”

“徐志摩的呢？”他又问。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

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

交流会结束后，他就再也没见着萧英。前

天，萧英突然给他打电话，说那次交流会和那个

两人独享的寂静夜晚，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想

再和他见一面。他问萧英，既如此，为什么事隔

一年才给他打电话。萧英说她忙着考职称，英

语、计算机、专业课什么的，好不容易才忙完。那

天他有课，说过两天联系。萧英说她再打他的电

话，一定要见个面，好好聊聊。

两天过去了，萧英今天上午会打他电话吗？

这个女人，激情如火，也许会约他今晚见面。可

是他却没带手机，萧英如果打他的手机，无人接

听，萧英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他是有意避她，

所以不接电话。可是他多么渴望见到萧英啊！

该死！真该死！他心里狠狠地骂自己。此时

此刻，他很虚空，觉得自己和世界隔着一道鸿

沟，活生生的世界就在鸿沟那边——一条热闹

非凡的大马路，路上来来回回行驶着各式各样

的汽车，有长方形的公交车，还能听到车上传出

的播音：前方到站XXX，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准

备。有花花绿绿的小轿车，一辆橘红色的“甲壳

虫”缓缓驶来，透过半开的车窗，他看到驾驶员

是一个漂亮的长发姑娘，他看到她攥着方风盘

的双手，白晳、修长、甚至还有点妩媚。一栋高层

建筑的楼下，开了好几家商店，门头装潢得五颜

六色，不少人从这个店里出来又进了那个

店……可是，他在鸿沟这边，孤零零的一个人在

这边，鸿沟那边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他没带

手机，所以无法融入世界。他觉得自己并不实际

存在，不然，为什么街上那么多人，竟没有一个

人关注他呢？这时，有一个穿城管制服的人迎面

朝他走来，他站住了，眼睛紧盯着那人的脸，想

引起那人的注意。可是，那人从他身边走过，目

光越过他的头顶，朝天上看去。

突然，他看到孙涛在马路对面的一家烟酒

店门口站着。孙涛是他大学同学，毕业后进了机

关当公务员，现在已经是处长了。孙涛站在那

里，掏出手机，看样子像在按键。他大喊一声：

“孙涛！”疾步过马路，全然不顾川流不息的车

辆。一辆小面包差一点就撞上他，司机踩了刹

车，并狠狠鸣笛。“孙涛！”他又大喊一声。孙涛听

见了，抬起头左右张望。他已经过了马路，他朝

孙涛招手：“孙涛，是我，衣来征！”

孙涛看见他了，迎上前去，伸出手来。他也

伸出手，握住孙涛的手，他看着孙涛左手里的手

机，说：“我今天没带手机。”

孙涛说：“没带手机？你要打电话？用我的

吧。”

“不是不是，我怕你给我打电话。”

“没有没有，我在看短信。”

“你不是想给我打电话？”

“不是呀，”孙涛稍显诧异地看看他，说，

“你……你找我有事？”

“没事没事，就是我今天忘了带手机，又看

见你掏出手机，怕你给我打电话。”

孙涛笑了，说：“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就算

给你打电话，没人接，明天再给你打嘛。”

“那不行，”他说，“万一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不能耽误呢？”

孙涛又笑，说：“我找你会有什么重要事？你

又不是领导。”

“光兴领导有重要的事，就不兴百姓有重要

的事？”

孙涛上下打量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衣

来征……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那我先走了，还要开个会。”他

抬手看看手表，“哟，快10点了，10点开会。”

他和孙涛又握握手，告别了。孙涛把手机装

进口袋，走出老远，又回头看他，他朝孙涛挥挥

手，孙涛也朝他挥挥手。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他有一个座位。一路

上，他总觉得车开得太慢，一遇到红绿灯，他就

心急如焚，把头伸向车窗外，两眼紧盯着红绿

灯，开始读秒：38、37、36、35……

路上车多，拥堵，公交车遇到窄路时，像蜗

牛一样，跟在其他车后面慢慢蠕动。他实在忍受

不下去了，站起身走向车门处，朝驾驶员喊：“师

傅，开开门我下去吧。”

驾驶员说：“不能下，没到站。”

“我有急事。”

“有急事也得到站下。”

“车这么慢耽误事，求你了师傅，我下去坐

出租车。”

驾驶员说：“你这人真糊涂，出租车不是车？

这么堵出租车也没招，它能从天上飞过去？”

车上的人都被驾驶员说笑了，一起看他。其

中一人问：“什么事这么急？”

他脱口而出：“我没带手机。”

另一人问：“手机忘哪儿了？你怎么才想起

来？恐怕早没了。”

他说：“不是，手机在家里，我出门忘拿了。”

驾驶员回头看看他，说：“你这是想下车回

家拿手机啊，这条路是单行道，所有车都不能往

回走，出租车也不行。”

“不是不是，”他说，“这车就是往家走，我是

嫌慢。”

好不容易走出那条窄路，公交车上了东西

高架桥，不堵了，车也加了速，他数了数，还有5

站就到家了，心情这才开始放松。刚才他想下车

时，离开了座位，知道下不了车，又想坐回去，发

现座位已坐着一中年妇女。最后5站，他只能站

着。公交车下了高架桥，又受红绿灯控制，他站

着，无法将头伸出窗外读秒，每当车遇红绿灯停

下，他又开始着急。三着急两着急，膀胱膨胀起

来，他痛苦地忍着，直到下车。

妻子前脚进家，他后脚就到了。换了拖鞋，

他顾不得去卫生间，一步迈到电脑桌前，拿起手

机翻看，没有一个来电，也没有一条信息。

我是个医生，四十大几了，还是个主治医师。每天医

院、家庭两头忙，也写不了论文，职称到此也就打住了。沾老

公的光，他是主任医师、科主任，我家就住进全院新盖的一栋

楼上，有四层，四个单元。每层就只门对门两户人家。住这

栋楼的有一位副院长，其余就是正副科主任了。

我们医院的同事中，是两口子的不少。我家是，我对门

的也是。对门的一家子是个幸福家庭，男主人姓李，是内科

主任，也是主任医师。他医道好，又坚持钻研，人缘也好。女

主人是护士长，姓杨。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有人说

笑话，凡是先生女儿后生儿子的都是精明人，因为女儿稍大

一点就能帮妈妈看着弟弟；如先生个小子，就没有这么个帮

手了。

虽然是个玩笑话，但杨护士长倒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

人。精明到有时叫你哭笑不得。她做的有些事让你不高兴，

但下回还得听她摆弄。因为她总是笑嘻嘻地和你攀谈，托你

办事。如果你面有难色，或者明白地拒绝了，她也从不灰心

泄气，还是继续说她要求你给办的事，直到你无论如何只得

照办为止。

举个例子。医院几百口子人，包括住院病人在内，每天

用开水很多。有个大开水房，供应全院职工上班时和住院病

人的用水。麻烦就从打开水开始。我们家属宿舍离医院很

近，头一次，我背个小包开门出来，准备上班，正好杨护士长

也开门出来。她提了两个大水壶，匆匆递一个给我，说：“晚

上下班，劳驾您顺便帮我捎一壶回来，我一人提不动两壶。”

我一时蒙了头，没想出如何对答，加上她笑嘻嘻地拉着我一

起往楼下走，也就糊里糊涂跟着走出去了。

晚上如约到水房打了一壶开水替她提了回来。这样，她

们一家四口，男男女女晚上洗洗漱漱的热水可就都有了。既

省煤气，也省了自来水，虽然水钱有限，但日积月累，这账也

不能不算。我原以为提壶水就是一次，下回不会再来了。果

然第二天出门，没见到杨护士长，第三天也没有。到第四天

可又来了。原来她实行合理负担，那两天是我二楼、一楼的

女同事帮她打了。

但这事总不能长期办下去。几个月以后，开水房的工友

不干了，反映给管行政的副院长，副院长和杨护士长的先生

李主任说了，说这样影响不好，职工天天都来打开水回家，医

院不成了开水房了？李主任是个老实正派，成天埋头业务，

不问其他的人。这一下宛如来了个晴天霹雳，回去同杨护士

长大吵，说她丢人现眼，还摔了一个茶杯。杨护士长见先生

真动肝火，发脾气了，不敢大声争辩，只悄声嘟囔：“我还不是

为这个家？能省就省一点有什么错。”李主任听了更火了，

“你省、你省，大家都像你这样省，医院还办不办？”好，这件事

到此为止，从此我早上不需要再拿个大壶替她打开水了。

要说过日子，杨护士长真是天下第一。她对楼里家家户

户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谁家日子宽，谁家紧巴；谁家伙食

好，谁家省俭，平时不见荤腥；她都心中有数。其实这也不

难，一算就算出来了。比如我家，男的是主任医师、科主任，

女的是主治医师，一个孩子，老家父母都有工作，老了的还有

退休工资，所以我家肯定比较宽裕。南方人好吃，平常都看

得出来。至于四楼、二楼、一楼的，也都家家可以算出来一本

账，这些都在杨护士长心中搁着，时不时就可以用上。我家

不是南方人吗？平时很少吃饺子，过个十天半月，杨护士长

端个不大的碗，送来十几个不搁肉的西葫芦饺子，煮好了的，

说是给孩子吃的。我知道护士长日子过得精细，我能白收白

吃她的饺子？于是赶上我们家吃少许稀罕的东西，就给他们

家送一大碗去，人家两孩子，都老大不小，你能送一小碗？说

穿了，这样礼尚往来，对于护士长是合算的。不是我们一家，

全楼谁家没有三亲两厚的朋友？凡是条件合适的，杨护士长

都会选择合适的东西，实质上是做些以少换多的交易。这还

不显山不露水，悄悄地、顺顺当当地长期进行着。

还有绝的。杨护士长和她爱人都是北方人，少不得经常

蒸馒头、包子之类。妙在杨护士长不用自己家的蒸锅，而是

总借别人家的。杨护士长还是个物理学家，知道一定量的

水，需要多少能源能把水烧开。她还知道，水越多，就要花越

多的能源才能把水烧开。因此她借人家的蒸锅蒸馒头，总是

放较少的水，尽快烧开，以节省煤气。最好的效果是水刚好

烧干，馒头也刚好蒸熟。可杨护士长的道行还没有修到张天

师的水平，神机妙算把水卡得正好。她太抠门儿，总是放较

少的水，烧干了，馒头还不熟的话，加水再烧。这一冷一热，

蒸锅一抽一炸，很快就会烧坏了。好在是人家的锅，这家坏

了再换一家去借。我家基本不吃馒头、花卷、包子之类，因为

不会发面，要吃就买着吃。但蒸锅总是要备的，比如做个粉

蒸肉，没个蒸锅哪行。我好逛商场，有次看到一个特漂亮的

蒸锅，加厚的锅底，觉得不错，就买回来了，一直也没有用。

不知哪次杨护士长来串门，看到柜顶放着这个蒸锅，于是隔

几天就来借去了。还是老规矩，用小半锅水蒸馒头，不多久，

就把那个烧坏了的蒸锅还回来了，还笑嘻嘻地说：“我给您把

蒸锅拿回来了，烧坏了，真是不好意思。”说罢就笑嘻嘻地回

去了。她这是修炼成精了。烧坏你家一个锅算什么大不了

的事，我烧坏了人家的锅多了，有什么了不起？我因为早有

思想准备，也就听之任之，对人生万象增加一点认识罢了。

岁月如流，不久我邻居家来了大事：儿子结婚。闺女前

几年就出聘了。我们这里的规矩，婚礼都归男方办。所以聘

闺女没有什么事，也不惊动同事们。至亲好友也有送点礼

的，但只是个别的。娶儿媳妇可是个大事，这也是进钱的机

会，或者说是把过去“随份子”撒出去的钱找回来的好机会。

李主任是个书生型的大夫，不爱管家务事。于是全权由杨护

士长操办。当时的规矩，一般亲友都是送100块钱，主人家

请吃顿饭。标准是10人一桌，有500元的。杨护士长不是

一般人，她总得特别一些，定了400元一桌的。20桌，送礼的

已经超过200人。杨护士长心里有数，她认为总有缺席的，

顶不济可以加座。果然那天来了230人，怎么办呢？杨护士

长一拍大腿，加座，每桌加一人，也不算挤，还热闹，反正那些

菜也吃不完。还多几个人怎么办？就和自家的几个人另叫

菜，另坐一桌，本来本家人应当作为主人，分在各席，这规矩

也就免了。就这样，400元一桌，22桌，终于安顿下来了，算

总账，收了23000多块钱礼金，花了20多桌共9000元的饭

钱。杨护士长净余一万多，也就够儿子买家具、办婚礼花销

的大部分了。我真佩服杨护士长那个精明，可又真的学不

来，也不想学。这样什么都得算计，不累吗？不怕人家笑话

吗？其实这都是我过虑了。看看她们家的小日子，美着呢。

我们对门住，她上我家串门时多，我也有时去坐一坐。

这真是个美满家庭。说美，什么现代化的东西差不多都有。

三间房，老两口一间，小两口一间，另一间是客厅，大概十六

七平吧。地毯、沙发、冰箱、空调、电视应有尽有。冰箱不用，

放着。杨护士长有个理论，东西吃新鲜的，当日做，当日吃。

放冰箱不是把好东西搁坏了再吃吗？何况还费电。问她为

什么要买？她说家家都有，我们没有，不寒碜吗？电视也基

本不看，乱糟糟的，有什么好看？有那时间，洗洗衣服，拾掇

拾掇家务不好？新媳妇过门，倒也听话，婆婆说什么是什

么。所以说这家很和美。至于说满，三间屋子都是满满当当

的，杨护士长有个爱好，喜欢收藏，不是收藏古董、字画，而是

日常用的东西，哪怕是个用旧了、用破了的，或者说基本无用

的东西，都舍不得扔，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

但杨护士长做事有一条底线：不占穷苦人的便宜，不损

害卖菜的、卖自家生产或翻山越岭去捡回来的野果山货的农

民的利益。因为她出身贫苦，小时着实吃过不少苦。她对这

些底层的劳动者很同情，很爱护。有一次，一位老农妇在路

边摆了一篮子自家产的山货在叫卖，路不宽，一辆汽车擦着

农妇的篮子奔驰而过，果子翻了一地，还轧坏了许多，农妇急

得大哭。杨护士长走过去，二话不说，给她200元，劝她回

家。医院恰好有人看见了，回来直夸杨护士长。从此，大家

对她另眼相看，杨护士长也感觉到了，使她觉察或觉悟到哪

些事是人们不喜欢的、不赞成的，哪些事是受人尊敬的。

生活总是在教育人的，就看你怎么理解、怎么接受它。


